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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 定 圃 《冷 庐 医 话》 评 述

浙江省中医药姻嘴胡牙 吕 志 连

除定圃
,

名以淞
,

浙江省桐乡县人
,

约生活于清嘉

庆至同治年 I’ilr
。

学士出身
,

兼擅医术
,

读书广博
,

识

见超 人
。

芳
《
冷庐医话

》 五卷
,

文笔浅近生动
,

分析颇

有卓 识
,

呢反映局泛几的医疗经验和学术思想
。

兹介绍

于下
:

(二 )

(一 )

医任重而道远
,

疗疾苦
、

拯病厄
,

彼关人之性命
,

岂容草率了 故俗语有
“

庸医杀人不用刀
”

之说
。

所以
,

陆氏再三强调
“
习医术者

,

诚不可不博识多闻也
”
(卷一

《 用药
》

)
。

在论山阴孙燮和时
,

赞其
“

志切救世
,

难精

岐黄
,

就医者不论贫富
,

详审精密
,

检阅方书
,

几废

食寝
,

此皆可以为医者法也
”

(卷一
《
医范

》
)
。

举吕女被

后母以樟屑春粉沈衣致遍体搔痒不止
,

程医诊之而明

为例
,

捉出
` ’

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
”
(同上 )

,

告戒

治病既要精通医理
,

又得博闻
,

不论民生物理
、

天地

阴阳
,

均须熟悉
,

否则迷惑而疑病难断
。

陆氏叹惜当

世医者
“

能读
《
内经

》
鲜矣

,

更有妄引经语
,

致成笑端

者
” ,

如半夏林米汤
“

复杯则卧
” ,

云是病者药后复盏桌

上
,

谓可安卧 ; 治脚厅
,

弓!
“

膏粱之变
,

足生大疗
”

等
。

故恨为医而不深究医理
, “

以致误事而不自知也
”

(卷

一
《
医鉴

》
)

。

他以胞弟以颧及子为医误药面卒之教训
,

评击专获虚名之时医
,

既无实学
,

又切贪心 ; 其以重

币招致者
,

临证犹或详慎
,

而邻近里间之间
,

寻常酬

应
,

惟求迅速了事
,

漫不经心等 ; 陆氏认为
,

若
`

尽心

用药
,

不至误人性命
”
(卷一《 医范》 )

。

又举苏州曹医以

傲败名和太湖谢医以贪伤身两例 (卷一医鉴
》
)

,

旁惊

时医以此为戒
。

同时
,

竭力反对
`
恒喜用新奇之药

,

以

炫其博
”

和每每诊脉
“

以捷为工
,

以捷为能
”
的虚名观

点 , 提倡诊病
、

处方应
“

从容详慎
” ,

如杭州某医治热

病用 犀角七分
,

误书七钱
,

药后胸痛气促而损 (同上 )
。

以上种种
,

均击中时弊
。

有鉴于此
,

认为
“

医贵专门
” ,

因为
“

赋质有限
,

何能兼善 ? ”
强调行医要有专科

,

若一

味追求名利
,

包罗各科
,

以致贻误病人
, “

此皆不专门

故也
,

可不填哉
”

(同上 )。

医生不但要谙熟经典
,

深究医理
,

而又要有丰富的

临床实践
。

自轩岐以来
,

医籍汗牛充栋
,

方药也无 以

数计
,

然其疗效价值
,

得通过实践验之
,

以辨真假
。

陆氏读书之余
,

勤 笔收载
,

认为
“

吾人不能拯斯民疾

苦
,

宜广传良方
,

庶几稍尽利济之心
”

(卷一
《
医鉴

》
)

,

对社会上那些每得一秘方
,

深自隐匿
,

甚至借以图利

者
,

殊堪鄙恶
,

以至有不少经验方
,

随之埋没
。

所以
,

对民间流传的单方验方
,

亦必随时摘录
,

井附以自己

抬验
,

目的是
“

录之以广其传
”

(卷二
《
今书

》
)

。

至今已

经散佚的有些珍本及验方之类
,

我们仍可以从本书见

到
,

如录
《
医赘

》 “

鲜合欢皮两许煎服
,

治鸡盲颇效
”

(同

上 ) ; 录
《
便易经验集

》
以炒山甲研粉卷之治肢臂毛窍

溅血 ; 录
《
吴门治验录

》
以黄琴渍水涂之治肌蛆 (卷四

《
诸血

》
)

;
录常州杨氏以活卿鱼尾贴脐四周治黄疽 (卷

四
《
疽

》
) ; 其他如百合研末

,

白糖同捣
,

敷火丹及 白木

耳水煮淡食治肠红
、

玫瑰花阴千冲汤代茶治肝胃气痛

(卷四
《
杂方 》 )等

。

同时
,

提出对某些单验方亦不可轻

易使用
,

谓
“

近世所传单方
, ·

一一用之得当
,

为效甚速
,

但当审病症之所宜
,

且勿用峻厉之药
,

庶几有利而无弊

耳
” 。

举
《
折肮漫录

》 “

朱子藩眉极少
,

方士令服末子药

六七厘
,

眉可即生
,

戒以服药后须避风
。

服之夕即有

汗
,

偶值娥至
,

乃出庭除
,

及归寝
,

大汗不能止
,

几

至亡阳
,

后竟不寿
”

为例戒之 (卷一
《
慎药

》
)

,

提醒那些

认为外治非比内服
,

可放胆用之的麻痹思想
,

应
“

先宜

审 明阴阳虚实
,

不得谓外治无害而漫试之
”
(同上 )

。

这

些经验之谈
,

甚为宝贵
。

陆氏对某些药物的性能
、

禁忌和辨别
,

也发表 了

自己的看法
。

谓
《
伤寒论

》
之蜀漆

,

乃常 山之茎 ; `
金医

要略
》
之泽漆

,

乃与大戟同科 (卷五
《
药品

》 )
,

明确了蜀

漆与泽漆是两种不同的药物
,

不能混淆
。

其论杏仁
“

若

治风寒病
,

则宜连用皮尖
,

生用
,

取其发散也
。

今人

概去皮尖
,

殆未达此意耳
” 。

亦强调烟草有毒
, “

能耗

肺气
、

伤阴血
,

凡患咳嗽
、

哮喘
、

虚损
、

吐血
、

气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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火炎等症
,

尤宜远之
” 。

论薄荷时
,

以台州罗氏感 冒无

汗
、

服之汗出不止而死及舅氏怔忡不痊
,

偶淡薄荷糕

即气喘自汗不得寐之教训
,

认为薄荷气虽清轻
,

而升

发最甚
, “

老人病人
,

均不可多服
” ,

以防升散过甚而

脱 (伺上 )
。

这些经验体会
,

非学有根抵者所不能及此
。

(助
陆氏丰富的临床经验

,

包括内
、

外
、

妇
、

儿各科
,

我们可以从本书载述的具体治案中
,

看出他辨证之详

尽
,

用药之确切
;

而方药精
、

疗程短
,

又为其特点
。

且说理公允
,

参以己见
,

不人云亦云
,

足堪为法
。

首先
,

治病详于问诊
,

谓
“

非详向得之
,

奚由奏

效
”
? (卷二

《
用药>>) 认为

“ 《
伤寒论

》
六经提纲

,

大半是

凭乎问者
。

至如少阳病 口苦咽干目眩
,

及小柴胡汤证

往来寒热
、

胸胁苦满
、

默默不欲饮食
、

心烦喜呕等
,

则皆因问而知
。

此孙真人所以未诊先问也
”

(卷一
《
诊

法
》
)

。

其次
,

对于脉诊也颇有研究
,

认为
“

虫症之脉乍

大乍小
,

盖皆无一定之形也
。

至若气郁痰雍之症
,

每因

脉道不利
,

迟数不调
,

最宜审察
”

(卷一
《
脉

》
)

;
发现脉有

反关
、

偶有歇至等
,

均非为病的现象
。

同时
,

又举仲景大

陷胸汤证和大乌头煎证均为脉沉紧
,

而
“

一则属热
,

一

则属寒
,

然临证者
,

岂可专凭脉乎
”
? 对那些吹嘘以脉

诊病的时医
,

不过是骗人而已
, “

无是事也
”

(同上 )
。

在治病用药上
,

赞许
“

名家治病
,

往往于众人所

用方中加一药味
,

即可获效
” 。

此乃
“

察理精而运机敏
”

(卷一
《
用药

》
)

。

鉴于此
,

陆氏在处方施药时
,

考虑周

密
,

虽病有上下
、

表里
、

内外之悬殊
,

症有真假混淆

之难别
,

只要辨证明
、

用 药切
,

则如矢中的
,

其效迅

捷
。

对社会上习用 引火归原法者
,

亦进行了 当 头 评

击
,

提出
“

世人袭引火归原之说以用 桂附
,

而不知所

以用之之误
,

动辄误人
” 。

录秦皇士之论
,

认为
“

龙雷

之火
,

肝肾之真阴不足
,

肝肾之相火上炎
,

水亏火旺
,

自下冲上
,

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临
,

而用 苦寒 直

折
;
又不可宗火郁发之

,

而用 升阳散火之法
。

治宜养

阴制火
,

六味丸合滋 肾丸及家秘肝肾丸之类是也
”

(同

上 )
。

这些均是通过切身实践而获得之体会
。

陆氏治病洞察机理
,

方药贵精不杂
。

如治龚首骤

夫人病头风数年
,

每发时痛欲死
,

骨节间格格有声
,

已坏一目而痛不止
,

用 龟板二钱
,

麻黄
、

奠本各一

钱
,

甘草五分
,

服后再以首乌
、

改仁
、

牛膝二剂而愈

(卷二
《
今书

》
)

;
治门人张易山之弟

,

疟来痞闷欲死
,

以积桔汤加柴
、

苹
、

橘
、

半
,

一饮而廖 (卷三
《
疟

》
) ;

治泥水匠贺凤山孙二 岁
,

泄泻二月
,

身热少食
,

面黄
,

夜睡时惊
,

某医治之不效
,

日就危笃
,

令服七味白术

散四剂
,

泻止身凉
,

改方去葛根
,

加炒扁豆
、

芭仁
、

砂仁
、

桔梗
,

四剂而愈 (卷三
《
泻

》
)

。

陆氏临床亦多喜

用单方验方
,

与那些惯用开大方奇药的时医
,

迥然有

别
,

如治一小孩患五色痢
,

口渴发热
,

用万密斋 《 保

命歌括
》
凤尾草方

,

一服即愈 , 治陈某秋间下痢月余
,

诸药不效
,

已就危笃
,

以 白模花五
、

六朵
,

置瓦上炙

研
,

调白糖汤
,

服之而愈 (卷三
《
痢》 ) ; 又如

“
痛疽宜

灸而疗独忌灸
,

痈疽药每用酒煎而疗犯 忌酒
”

(卷 五

《
疗>>) 等

,

均为不可多得之经验
。

对从高坠下而 晕绝

者
, “

慎勿移动
,

侯其气血复定而救之
;
有救之者若

张皇扶掖以扰乱之
,

百无一生
”

(卷一
《
慎疾

》
)

。

这些

临床经验
,

很有临床指导意义
。

(四 )

陆氏不但对
“

不谙方书
”

之庸医给予评击 ; 同样
,

对死读古书
,

拘泥定法
,

治病不善变通者
,

也深为感

叹
。

故一再告
“

习医者
,

当博览群书
,

不得拘守一家

之言
” 。

要学会
“

潜研诸家
,

弃驳取纯
,

融会而贯通之
”

(卷二
《
今书

》
)

。

这样
,

方能思路广阔
,

触类旁通
,

不

致于守规拘泥
,

处方用药方能灵活达变
。

陆氏不仅对

医籍阅览广博
,

而且摘善有得
。

甚至于对古籍医书文

字的 考究
,

也下过功夫
。

如奇经八脉之
“

奇
” ,

认为
“

当读作奇偶之奇
,

有读作奇正之奇者
,

非也
”

(卷一
《
脉

》
) 等

,

不胜枚举
。

对于延年益寿
,

陆氏提倡
“

保身却病之方
,

莫要

于怡养性真
,

慎调饮食
,

不得仅乞灵于药饵也
”

(卷一
《
慎疾

》
)

。

他观察到
“

医人每享高龄
” ,

诸如华佗
、

孙

思邀
、

叶天士等
,

其原因是
“

既精医学
,

必能探性命

之旨
,

审颐养之宜
,

而克葆天年也
”

(卷一
《
医范

》
)

。

他对社会上风盛服人参等补身的习惯
,

分析利弊
,

提

出
“

凡服补剂
,

当审气体之所宜
,

不可偏一致害
”

(卷

一
《
慎药

》
)

,

如参术之类
,

虚者固得 益
,

实症适足为

害
,

不可误认补气药而滥服之
。

陆氏对导引吐纳
,

也甚为重视
,

详细介绍了
“

咽

津
”

大可却病保身
。

此法系
“

每 日于闲暇时正坐闭 目
,

以舌遍扰口 中三十六次
,

津即盈满
,

分作三次咽下
,

-

以意送至丹田
”

(卷一
《
保生

》
) , 推崇八段锦功法

,

谓
“

能疗疾
,

并可延年
”

(同上 )等
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
,

陆氏对当时风盛的
“

乱方之风
”

和江湖
“

捉牙虫者
”

一一进行了批驳
,

戳穿其内幕
,

唤

醒受骗之群众
。

这种反对迷信
,

讲究科学的精神
,

甚

为可佳
。

至于陆氏受时代的局限
,

认为人之
“

修短有

命
,

原不可以 强求
”

(卷一
《
保生

》 ) 和介绍
“

厌胜之法
”

等宿命和人生轮回的观点
,

均是糟粕
,

应予批判
。


